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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橘的天空与油画般
凝固的云朵袁 夕阳下的黑
色山丘上虫蚁般大小的人
影袁 以肉眼几乎无法辨别
的速度持续不断地向山顶
攀爬袁 虔诚地赴向缓缓落
下的圆日遥 心跳的声音前
所未有的清晰袁 脚下的泥
土仿佛被日光晒化袁 松软
灼热遥我站在山脚袁抬头望
向通往山顶的路遥 父母在
身后推我院野快上去浴 冶于是
我和周围年龄相仿的孩子
一起加入了攀登的队伍遥

路途的开始是大片平
坦的土地袁 地面上长满了
能没过脚面的青草袁 和各
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野
花遥 每种花都有自己独特
的颜色遥 我们一起在草地
上玩闹着尧前进着遥有的孩
子在路途中被鲜艳的野花
吸引袁驻足不前遥我和其他
孩子一起又继续向前走
去遥

道路开始深入丛林
之中袁变得蜿蜒曲折遥 路
旁的树木高大粗壮遥伸出
来的旁枝狰狞扭曲着横
在道路中央遥它们有时打
到我的脸上袁留下一条条
红色的血印遥 我用手臂去
遮挡袁 它们又在我的手臂
上肆虐遥路途中袁不断有人
和队伍走散袁 在树叶茂密
的丛林里迷失方向袁 也有
人返回头去寻找当初那朵
自己珍爱的野花遥 我继续
向前走着遥 不断有人从我
身旁超过袁 也不断有人从
前方垂头丧气地回来遥 我
尽管疑惑不解袁 但仍然小
心翼翼地向前走去遥

树林的尽头袁 是无边
无际的怪石嶙峋遥 眼前的
景象褪去了我所熟悉的青
绿色袁 只剩下令人毛骨悚
然的灰黑色峭壁和鲜红色
的荆棘遥野喂浴冶躺在树下的
一个陌生人叫住我们袁野你

们为什要到山顶去钥冶我仔
细想了想袁没有为什么袁仿
佛沿着路一直走下去就是
我们的使命遥 他接着说院
野这里多好袁 空气清新袁还
有果子吃浴冶说着扔给我一
个苹果遥 队伍中开始嘈杂
起来遥 大家争论着要不要
留下遥 最后有些人选择停
留在原地袁 其余的人又坚
持着内心的野使命冶迈开了
步伐遥

怪石铺成的路走起
来比丛林中的路痛苦得
多遥尖锐的石头划破我的
脚掌袁粗糙的石头磨烂我
的脚趾袁 平滑的石头让
我脚底打滑遥 我不停跌
着跟头袁 仔细地思考陌
生人的问题院 既然路途
如此艰辛袁 我为什么要
到山顶去钥 我停下脚步遥
许多人也和我一样停下
脚步遥 我们仿佛都在想
着同一件事情袁 各自低
着头袁谁也没有说话遥 就
这样过了很久袁 走在前
面的一个人回过头对我
大声喊道院野你为什么停
下了钥冶我抬头看向她袁她
继续喊道袁野我听说山顶
的晚霞很美浴一起走吧钥冶
见我犹豫了几秒钟袁她向
我伸出手袁野不只是晚霞袁
那里有你想要的一切遥 冶
闻言袁我追上她袁紧紧握
住了她的手遥

之后袁 我们两个总是
一起赶路遥 有时候我走在
前面袁提醒她哪里有滑石尧
哪里有荆棘曰 有时候她走
在前面袁 给我指出最好通
过的一条路线遥 劳累的时
候我们背靠背幻想山顶的
美景袁 疲倦的时候我们依
偎着在沙尘中等身上的伤
口慢慢愈合遥 我们互相搀
扶着袁互相牵引着袁走过了
无数的磐石袁 跨越了无数
的荆棘噎噎希望的曙光就

在眼前袁 我们手脚并用地
翻越了最后一块怪石遥 眼
前的视野霎时间广阔起
来遥

四通八达的道路在
等待着我们的选择遥 我喜
欢那条流着山泉的林间
小路遥 她却更喜欢灯火通
明的阳光大道遥 谁都不甘
心妥协袁于是在经历过种
种艰辛和喜悦之后袁离别
就悄然来临了遥 我们在告
别的岔路口抱头痛哭袁约
定到山顶上重逢遥 我们看
着对方的身影渐行渐远袁
期盼着殊途同归的那一
天遥 可等我到达山顶袁才
发现袁原来不只有一个山
丘遥

我站在山顶上 袁想
起童年时的伙伴袁 想起
那个树下的陌生人 袁想
起那些从我身边匆匆而
过的过客袁 想起我和她
一起披荆斩棘的日子 袁
想起现在我们正站在不
同的山顶上袁 看着同一
抹日落遥 我回望身后的
路袁想要寻找自己一路走
来留下的痕迹袁却发现那
些血和泪早已被卷进风
沙袁被黄土掩埋遥 我又低
头看向自己的身体袁那些
伤痕还在袁 那些老茧还
在袁那些岁月的痕迹依旧
烙印在我的身上遥我安然
地笑了袁昂首望着紫檀色
鸡冠花般的晚霞袁随夕阳
一起走下山丘遥

路让我们遇见袁 然后
再残忍地将我们彼此分
离袁 让我们的肉体和精神
接受风沙的洗礼袁 磨掉那
层稚嫩的皮遥 我们孑然一
身地从路口走来袁 也孑然
一身地走向路的尽头遥 若
问这一路收获了什么袁那
大概是身上的老茧和山顶
的风景遥

渊推荐教师院王屏萍冤

野你还在为生活压力烦
恼钥 还在因升学工作焦虑钥
好消息好消息袁 经科学家
2129年至 2148年近二十年
的努力袁人体复制技术预计
下月投放市场袁让另一个自
己替你去完成一切吧浴 冶

电视里传来激动的
女声遥

当时我正靠在阳台栏
杆上吹凉遥 手拿一罐二锅
头袁却怎么也打不开袁借酒
消愁都不成袁觉得自己倒霉
到了极点遥

因为工作上的小失误袁我
被领导狠骂了一通袁还被倾慕
已久的女神讽刺一番遥听到这
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袁我紧锁的
眉头稍微舒展了些袁马上填写
信息订购了一个遥

当我看到那张一模一
样的脸时袁我心里有种说不
上来的奇怪感遥 客服人员告
诉我袁这个复制体中已植入
我的全部记忆和一种特殊
基因袁双商极高袁可任由我
野摆布冶遥

我给他命名为 011遥
野011袁 以后你就是我了袁工
作业绩什么的袁你要努力帮
我搞上去袁出色完成领导安
排的任务遥 哦对袁还有女神
你也尽量帮我追一追哈袁展
现一下你的人格魅力遥 冶

我可真是得意极了袁跟
他说话都是颐指气使的遥 他
全部乖乖点头答应遥 在他替

我上班的第一个月袁我的绩
效就拿了全部门最高遥 领导
有意给我升职袁女神也对我
刮目相看遥

我站在阳台上把酒临
风袁喜气洋洋袁望着下面往
来的车辆和行人袁顿生君临
天下之感遥 有了这科技袁随
随便便登上人生巅峰都不
是事儿呀浴

不知不觉到年底了袁公
司要开年会遥 我被评选为模
范员工袁 要代表部门发言遥
野011袁干得不错呀遥 冶野主人袁
发言稿子已经为您写好遥 这
是给您准备的礼服遥 冶

我接过那套板正的西
服袁脑中浮现出我气宇轩昂
地站在大礼堂台上袁底下女
神对我投来崇拜目光的情
景袁太风光了浴

可奇怪的是袁 那套西服
我怎么也套不上遥野011诶袁这
个西服你买的什么码的呀钥 冶
野主人袁 我就是按照我的袁也
就是您的尺寸买的遥 冶野那这
就怪了遥 我怎么穿不上钥 冶

突然 011看我的目光有
些躲闪遥 他嗫嚅道:野主人袁这
几个月我在家的时候袁 您总
不在家袁 我刚刚才发现要要要
您好像变得更壮了噎噎冶

变壮了钥 这是在含蓄地
说我胖遥 我有点儿生气袁心
想我这么潇洒的美男子怎
么可能发胖遥 我冲到镜子
前袁想证实我的想法遥

明亮的光线下袁落地镜
里映出一张枯朽蜡黄的脸
和臃肿发福的身材遥 这哪还
是一个肌肉美男钥 分明就是
中年发福大叔的模样遥

我心情顿时颓败下去遥 好
像 011和我变成了两个人遥
011羞愧:野主人主人袁 您别
生气袁我现在就给您买一套
新西服去遥 冶

衣服的问题是解决了袁
可现在我又背不下那个演
讲稿遥 记一句落一句袁记忆
力下降了一大节遥

无奈之下袁 我只好对
011 说 :野到时候你替我吧遥
但我还是想去看看公司的
人袁你得把我带进场遥 冶

年会很快就来了遥 我坐
在台下看 011演讲遥 他表情
丰富袁还有很多手势袁语气
语调都把控得非常好袁外表
很是英俊遥 台下的小女生一
个个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遥

此刻我本应该得意扬
扬袁但却不知怎的有种嫉妒
感要要要本体居然嫉妒复制
体遥真是荒谬袁我心想遥然而
我的眉头还是不知不觉锁
了起来遥

年会中场休息袁我去了
趟洗手间遥 出来就看见 011
被一群人围着袁端着高脚杯
喝香槟遥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走到角落的沙发上坐下袁酸
酸地看着这一切遥 过了一会
儿女神来了袁 两人耳语几
句袁然后携手走了出去遥

我好奇极了袁 连忙跟
出去遥

野我答应做你女朋友遥 冶
女神的面颊微红袁看得我心
神荡漾遥011猜到我在袁便知
趣地暂时离开袁留下女神一
人等待遥 过了一会儿袁瞅准
时机袁我从拐角走出袁牵起
女神的手袁深情款款地凝望
她 :野刚刚太激动去缓了会
儿要要要有你能陪我袁我三生
有幸遥 冶

野大哥你谁呀遥 冶她嫌弃
地皱了皱眉袁大力甩开我的
手袁野说话奇奇怪怪袁还拉拉
扯扯袁我又不认识你遥 走开浴
别妨碍我等人遥 冶说完袁她冷
漠地扭头走了袁徒留下高跟
鞋的哒哒声在走廊里回响遥

那天深夜袁我麻木地靠
在阳台栏杆上袁 挺着啤酒
肚袁目光颓败遥 二锅头又拧
不开了遥 011确实过上坐大
皮椅尧怀抱美人的日子了遥看
着下面的车水马龙袁 我觉得
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意
义袁有种想跳下去的冲动遥

这时电视里传来低沉
的女声:野近日有专家和使用
者反映袁复制人使用不当将
取代人类本体袁有悖社会伦
理袁不利于人类进化遥 技术
公司已逐步开展上门回收
服务袁需要者可即刻拨打电
话噎噎冶

我扔下那瓶二锅头袁像
看到救命稻草般抓过我的
手机袁拨通了那个号码遥

越过山丘
北京市第五中学学生 李柘凝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在图书馆学习遥 曹海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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